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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忙
于中原之事，无暇西顾，为笼络西北
回族实力派，利用马家集团稳定西
北局面，遂于 1930年 11月 25日，任命
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委员，代理甘肃省
主席。改编马部为新编第7师，马鸿宾
任师长，并准其扩编为骑兵第 4旅。

第7师下辖步兵19旅，旅长马显诚，
步兵 20旅，旅长杨子福，骑兵第 4旅，
旅长冶成章，师直辖骑兵 1团，手枪特
务1营，共5000人，均驻宁夏。

1931年 4月，杜润芝在狱中与陕
北特委派来的张德生会见，确定宁
夏当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
斗争。随后，他和梁大均、李天才安
排了宁夏武装起义计划。决定以上
次学潮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为骨干，
在当地驻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为发
动武装起义作准备。在学潮期间，
李天才追求进步，诚恳老实，联系群
众的优秀表现，在杜润芝等共产党
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
杜润芝吸收李天才加入了共产党。

1931年8月，兰州发生了雷马事件，
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不久的马鸿宾被兰
州的雷仲田扣押。马鸿宾的主力部
队赴兰州一带营救马鸿宾，宁夏的
防务一时很空虚。梁大均又联系宁
夏中学老同学李天才、李振邦、杜学
义、李广成、李玉柱等人去狱中找杜
润芝，他们以探监、送饭为名与杜润
芝联系。杜润芝和梁大均分析了宁
夏的形势，认为宁夏马鸿宾的统治

不很严，地方土匪较多，地方势力和
马鸿宾有许多矛盾，人民群众中反
马活动气氛很浓，可以利用的空隙
很多，有利于开展武装暴动。杜润
芝便指示梁大均做马鸿宾和其他杂
牌军的策反工作，准备组织武装暴
动。杜润芝对梁大均说，这是组织
暴动的一个好机会，既然有这个机
会就不得放弃。如果能取得胜利，
我们就迅速扩大革命力量，建立一
块红色根据地；失败了，就把队伍拉
上东山打游击，和陕西的游击队联
系起来。在杜润芝的领导下，梁大
均作为具体的组织者，开始秘密地
组织暴动的力量。为了更多的号召
社会力量参加反马斗争，杜润芝他们
秘密成立了“宁夏救国军总指挥部”，
后改为“抗日救国西北军”的组织来
发展队伍，同时做了大体分工。银川
由梁大均和李振邦负责。中卫由李
天才、张存贤负责。银北地区由梁绍
斌负责。分别联合以上各县地方人
士及马鸿宾军队中的反马积极分子
里应外合，同时起义。

根据分工，李天才回宁安堡策
动地方驻军起义，梁大均负责做
马鸿宾部队和其他杂牌军的策反工
作，待机组织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
权。当时，梁大均还联系了金积县
的朱榜科参与其事。他的外号叫

“朱乱子”，八国联军进京时是董福祥
手下的一名统领，打死了德国公使，
此时是董福祥的贴身将官，手下也

有一帮人。在杜润芝的领导下，
梁大均在省城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
学参加过学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
杜学义等一批学友，联络地方武装
梁绍武，还联络驻扎在省城东郊掌
政桥的一个骑兵连和驻扎在省城小
南门的一个排，并决定在小南门发
起暴动，控制省城。

李天才按照杜润芝的指示回到宁
安堡，联络了宁安堡驻军特务营机枪
连连长孙天才。孙天才答应时机成熟
时，脱离马部，另谋出路。当时，宁安
堡地区的地方“反马”势力主要是原来
由各堡组织起来的保卫团、护路队等。

踏营前夕，驻宁安堡南洋行特务
营营部师爷孙进朝，一连连长梁生海，
二连三排长黄生华，二连一班班长
黄生万曾在黄河边没人的地方开会，
秘密商议踏营之事。由于缺乏经验，
组织工作不严，暴动的消息甚至传到
了农民当中。踏营前，吴家沙窝的
吴桂庭对杨营长说：“杨大哥听说外
面有人要踏你的营。你们营的兵要
变呢。”杨营长问：“哪个连的兵要
变。”吴桂庭说：“哪个连的枪支好一
些，哪个连就变。”杨营长说：“梁连连
长的枪支好一些。”这个连的枪支有

“水连珠”“三八式”“沈阳造”等几种。
杨营长得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后，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随后，他要求各
连每天下午将枪以班为单位用铁丝捆
起来交连部存放，第二天早上再发给

士兵，以防天长日久，发生意外。
作为兵营驻地的南洋行深宅大院，

原是英国人设在宁安堡收购羊毛羊
皮的地方。1926年冯玉祥入甘路过
宁安堡时撤行，后被马鸿宾部冶成
章团驻防。南洋行座西向东，一连
住大门两侧，二连住南北两侧，西面
是营部和营长家眷住的地方。

1931年 12月 23日（农历十一月
十五日），夜深人静，天阴阴晦，月色
朦胧。跟往常一样，该站岗的站岗，
不站岗的打牌玩赌，军纪在这里似
乎已经消失。

这天站岗的是二连头班的班长
张登武，还有张甘城、张殿举两名士
兵。下午，九班的士兵黄生万对张登武
说，今天晚上要来人，你们要小心，门
不要关。张登武问，哪里人要来？
黄生万说，晚上你就知道了。张登武
听了此话心中顿生疑虑，可他又猜不
出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匆匆地上了岗。

晚上 12点左右，他们料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了。恩和、鸣沙、长滩等
地方的一百多人，从新堡桥摸到了
南洋行大门的影碑子后面。稍顷，
他们蜂拥而上，一下就把南洋行的
门推开了。张登武他们三人还没弄
清是怎么回事，来人已经拥进了南
洋行。人称南洋行踏营的行动计划提
前开始了。张登武连忙招呼张甘城、
张殿举钻入放在南洋行内的破汽车
下面。（未完待续）

（据《中宁文史资料》）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从乡级
选举开始的，以延安作为试点。

早在 1937年 5月，西北办事处
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设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由蔡树藩
任选举委员会主任，高朗亭为副主
任。1937 年 7 月，延安县及各区、
乡先后成立选举工作委员会。从 7
月开始，直至当年 12月，历时半年，
一场自下而上的选举之风，首次刮
过这片土质松软、沟壑纵横的黄土
高原。

广袤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大
规模的全民选举，新奇劲就如同天
外来客造访，面对陌生的新鲜事
物，刚开始，广大百姓既感兴奋，又
显得毫无头绪。这时，选举委员会
结合边区的风土人情，热热闹闹地
搞起了选举宣传。

这一阶段，在庙会、香火会、集
市和群众大会上，开始有人拿着喇
叭沿街喊话。田间地头农闲时间，
街头巷尾，经常看见选举宣传队的
影子，挨家串户，穿插其间，甚至连
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
被他们邀请过来开茶话会，动员积
极参与选举。墙上到处贴满了各
种标语，“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不
让一人站在选举之外”“选举是保
卫边区的法宝”“到农民家中去”等
等。边区报刊和发向各村庄的小
册子、宣传单和各式街头小报，则
采用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用语，生
动形象，通俗易懂。选举委员会可
谓是煞费苦心，不放过任何形式的
宣传，将选举故事改编进了秧歌、地
方戏曲、乡村流动式剧团演出及农
村小调中。边区直白而又淳朴的
选举宣传，伴随着街头喇叭和民间
小调逐渐融入了老百姓的睡梦
中。接着，选举委员会开始组织选
民登记。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
章“选举资格”第四条规定：“凡居
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
举之日，年满 16岁的，无论男女、宗
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犯下列各条之
一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经法
庭判决有罪剥夺公权期限未满
者、犯神经病者、有卖国行为经法
庭判决者的家属，但其家属如系革
命者不在此例。”

边区的选民登记以填表格的
形式登记选民信息，然后筛选公布
名单。选民名单采用“红白榜”做
法。红榜代表具备选民资格，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白榜代表不具备
或被剥夺选民资格。“红白榜”一确
定公布，乡村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了，榜单前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候选人的名单是不出本乡范
围的，选举以乡作为单位。乡代
表，每 20 位居民选举代表 1 名；区
议会议员，每 50 位居民选举 1 名；
县议会议员，每 200 位居民选举 1
名；边区议会议员，每1500位居民选
举 1名。不满法定人数而在法定的
半数以上的，选举议员 1名，人数在
法定半数以下的，选举候补议员 1
名。各级选举应按照当选人数，选出
三分之一的候补议员，候补议员出席
议会时，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候补议
员以得票的次多数充之。

那些社会名望高，才能突出，
德行兼具，百姓认可的人，通常都在
候选人名单中。在候选人的提名
上，选举委员会采取各抗日党派、团
体联合推荐或单独推荐、选民联名
推荐（至少 10人）三种方式。正式
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实行
差额选举。

边区百姓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
但眼睛都是灼亮的。推出的候选
人，群众并不是都认识。这时，提
出候选人的政党或团体被要求详
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或者是候选
人自己要当众说明政见和施政方
针，而群众可以自由批评，谁好谁
不好，什么话都可以说。林伯渠在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道：“当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
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
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
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
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有的选民则
公开涂掉其名字。”选举盛况空前热
闹，景象犹如赶庙会、过春节。

选举之日，有妇女手抱娃娃，
兜揣馍馍参加选举的；有未婚女
子、新婚夫妇穿上新装，搭伙结对
去参加选举的；许多地方的妇女因
为选村主任，情愿抱着孩子跑五六
里的路，赶到约定的开会地点。各
村几乎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地
主、富农也丝毫不落伍。报纸上报
道，安定县中区一位 70多岁裹小脚
的老阿婆，手拄拐杖，高高兴兴地
走出山沟，要去参加选举。当时大
风呼啸，飞沙蔽日，人们劝她别去

了，她执意不从，边走边说：“活到
70多岁，总没做过主，今天要咱做
主，咱自然要去选个如意的。”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有别于西
方的民主选举，既然餐桌上的菜肴
允许自由挥动筷子，对于不懂使筷
的，也不应排除在外，他们可以换
成勺子嘛。文化程度并非民主的
先决条件。因此，边区选举条例规
定灵活：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
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
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

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共产党就
在福建才溪进行过黄豆投票法。
红军到达陕北后，投豆法在陕甘宁
边区深受普通老百姓欢迎。候选
人在台上坐成一排，每人面前放一
个粗瓷海碗，贴着其名字。选举
时，要选多少人，选举委员便发给
每个选民多少颗红豆（有的用黄
豆、蚕豆或绿豆）。选民中意哪个
候选人，就在其碗里投豆。选举
结束后，直接数候选人碗里的豆
子，数量最多的当选。投豆法的
缺点在于，当着候选人或者熟人
的面，选民可能没有完全真正地
表达自己的投票意愿，也有可能
把手中所有的豆子都投给同一个
人。后来，投豆法有了改进：候选
人背对投票人坐着，选民故意穿着
长袖子的衣服，投豆选举时，袖子从
每个碗口都划过，这样，旁边的人就
看不清到底把豆投到了哪个碗里；
或采用“依次进窑封碗投豆”的投票
方法，为防止选民多投乱投，用纸封
住碗口，只留一个小口，用不同颜色
的豆子代表不同候选人，选民挨个
进入窑洞投豆。

此外，还有画票法、背箱法和
烙票法等。画票法，或称画杠法、
画圈法，适用于识字不多的选民，
同意某个候选人当选，就在其名字
上画杠、画圈，不同意便不作任何
标记。其缺点是，选民想选除候选
名单以外的其他人，就无从选起。
背箱法则适用于地广人稀、交通不
便的地方。选举前由选举委员会
选出可靠的司票员，沿着山区，背着
带锁加封的选票箱，分途串乡挨户向
选民发放和回收选票，待收齐所有选
票后再召开选民大会，当众开箱检
票。其缺点在于，提前发选票给了反
动派可乘之机，司票员可能被收买或
徇私舞弊。而烙票法与投豆法一样，
都适用于不识字的选民。选举时，选
举委员会将印好的选票发放给选民，
然后逐一念出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喜
欢谁，就在其名字上头，用香火烧一
个洞。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
普选最终尘埃落定，边区百姓用黄
土高原特有的朴实，证明了即使没
文化，民主土壤依然厚实。

当家作主是幸福的。4 年后，
即 1941年 1月至 7月，边区又进行
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全民普选。这
次选举，进行了乡级改选，有一半
干部落选，延安县乡政府委员中只
剩下 133 人，新选出来 185 人。绥
德县落选干部 1001 人。与第一次
普选不同的是，第二次普选出现了同
台竞选的现象。

同台竞选之风一经刮起，便从
边区自上而下迅速吹向城镇及农村。
在延安，中央八所直属高校都在同一
选区，选出了3名候选人：自然科学院
院长徐特立，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
周扬，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郭
化若，但参议员名额只有1个。

于是，一场边区非主流的民主
竞选上演了。

竞选现场，与会者 1000余人，
候选人双方（正式竞选时，徐特立
宣布退出）的啦啦队阵容都很强
大，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周扬亲自
上阵，一边谈自己的施政纲领，一
边批评郭化若缺席（郭化若因参加
军委会，委托曹慕岳竞选）。双方
在台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台
下啦啦队的助阵声一浪接一浪。
然而，由于鲁艺学院的人数远远少
于抗日军政大学，当场投票，当场
开票后，还是郭化若当选了边区参
议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陕甘宁边
区在 1945年 8月至 1946年 3月间，
还进行了一次全民普选。此时，区
级已不再作为一级政权，所以，就
只进行乡、县、边区三级选举。选
举基本延续了前面两次普选时的
成功做法，在候选人的提名、审查
上更为民主和严格，选民投票也更
加理智和谨慎。

按理说，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统
治的中国农村，民主传统是极其匮
乏的，百姓终日与镰刀和锄头打交
道，要让他们相信可以自由选举和
罢免官员，本身便不是一件容易
事，更何况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幸
福，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破天荒的
伟大创举。（据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

193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甘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
乡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
《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
今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
决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
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 5人
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
议还决定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
队。之后，中央红军北上攻克天险
腊子口，越过岷山，于 9月 18日到
达哈达铺。9月 20日，中央政治局
常委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做出了红
军长征落脚陕北，把陕北作为领导
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重大决定。部
队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在连以上
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
等要求全军“严格整顿纪律，充分
注意群众工作”。毛泽东号召：“同
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
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
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红军一路且战且行，夺取通渭城，
越过渭河后，于 10月 3日到达静宁
界石铺、高家堡一带宿营。10月 4
日，红军在界石铺公路两侧打了国
民党部队一个伏击战，截获敌人从
西安运送给驻兰州毛炳文部 10余
辆汽车的粮食、物资，补充了红军
给养装备。

1935年 10月 5日凌晨 4时，陕
甘支队，从界石铺及其附近地区出
发，分两路向今宁夏西吉县公易
镇、单家集、兴隆镇行进。右路一
纵队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
委、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
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由
静宁县高家堡一带出发，经七里乡
（东湾和中寨村）、灵芝乡（三角川、
尹岔、显神庙）进入今宁夏西吉县
兴隆镇的团庄村，当日下午到达单
家集、兴隆镇驻军，当晚宿营于兴
隆镇、单家集一带。毛泽东、张闻天、
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日从静
宁县界石铺出发，沿西兰公路东行
至高家堡子，随后从公路北侧上
山，沿一纵所经路线，向东北方向
行进，下山后过葫芦河到达单家
集，当晚夜宿单家集。

红军进入甘、宁少数民族地区
途中，为了赢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
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红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及时制定并发布了
《红军到地约法十章》《中国工农红
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回民区域政治
工作》规定，明确了红军坚持民族
平等、民族团结及尊重群众风俗习
惯、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公平买
卖、帮助群众的政策主张和规定。
各级领导对部队全面进行了民族
政策教育，对严格遵守少数民族群
众风俗习惯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
求，还明确提出进入少数民族群众
村庄前，要先派代表进行接洽，征

得同意后方可进村宿营。领导同
志更是身体力行。

红军进驻单家集后，战士们放
下背包，有的拿起扫帚打扫街道院
落；有的帮助群众劈柴担水；有的
热情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
政策、宣传北上抗日。在生活中除
借用少数民族群众水桶打水之外，
不借用其他用具，即使杀鸡宰羊也
要请宗教人士帮忙。村里的群众
听说红军来了，都高高兴兴地走出
家门，马云清、马进山、单聚才、
马元庆、马仲元等几个思想活泛的
青年人带头组织群众在街道上摆
上桌子，桌子上放着水果和食品，
热烈欢迎红军，亲切地称红军是

“老百姓的军队”“仁义之师”。
当晚，山区 10月寒气逼人，可

是大部分红军指战员都露宿街道
两旁或屋檐下，这让当地群众深受
感动，有的男青年主动为红军站岗
放哨，有的把自家的棉被、毛毡拿
出来盖在红军战士的身上，还有的
生起了火为红军战士驱寒。红军
队伍以严明的纪律、文明的行为、
热情的态度以及尊重少数民族宗
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做法赢得了
当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
央领导走进单家集后，毛主席看到
路边的一家碾场（冶金海家碾场）
宽大，即招呼随行的中央领导在碾
场里休息。毛主席坐在碾场中央
摆放的“碌碡”（旧时农民碾场用的
一种石碾子）上，有村民立马跑到
陕义堂清真寺向马德海报告了红
军进村的消息。马德海和乡老
赵全礼、苏元善来到冶金海家碾场
里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一行礼
问候，并请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到陕
义堂清真寺做客。

马德海在前面引路，毛主席等
中央领导在赵全礼、苏元善等陪同
下，向陕义堂清真寺走去。陕义堂
清真寺距冶金海家碾场约 600米。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随马德海参观
了陕义堂清真寺大殿，之后，毛主席
和马德海在陕义堂清真寺的北厢
房里促膝交谈，留下了“单家集夜
话”的红色佳话。毛主席顾不上行

军的劳累，向马德海了解当地的风
土人情、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群众
生产生活习惯，给马德海讲解中
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尊重少数民
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保
护宗教经典，主张民族平等政
策；给马德海讲解中国共产党和
工农红军是团结一致抗日的，红
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征粮
派款，不拉夫抓丁，不损害老百姓
利益等主张。

马德海吩咐乡老和当地贤达
人士当即动员当地群众给红军腾
房子，按市场价格卖给红军粮食并
邀请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清真寺
吃饭，毛主席道谢说：“不打搅了。”
当晚，毛主席住宿在单家集陕义堂
清真寺北侧后院张春德家的上房
里。毛泽东睡不惯北方人家的土
炕，张春德就卸下一块门板，放在
土炕上让毛主席休息。

10月 6日拂晓，陕甘支队右路
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
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
主任罗荣桓）由单家集、兴隆镇出
发，经什字乡的新店子、什字路、杨
家磨、黄湾进入原州区（原固原县）
的张易堡宿营。

中央领导于 6日凌晨 6时从单
家集南头出发，沿着伏龙山畔和好
水川东行，经陈田玉、火家堡子（今
兴隆镇杨茂村）、姚杜到马家咀（今
兴隆镇马咀村），然后从马家咀翻
北山折向东北方向行进，经杨家磨
走小路，下午到达张易堡东南 6华
里的毛家庄宿营（今属张易镇毛庄
村王套组）。

中央领导和中央红军离开单
家集 3个小时后，国民党飞机即飞
临单家集上空盘旋侦察，投下 2枚
炸弹，落在陕义堂清真寺和毛泽东
居所附近，炸伤 3人，炸死 2头驴，
其中 1枚爆炸地点距毛泽东住过的
房子不足 3米。至今，清真寺北厢
房仍留存着 20多处炸弹穿洞的痕
迹。据张恒心（1930 年出生，1936
年时 6 岁，2020 年在新疆米泉去
世。其父张春德出生于 1900年，当
年 36 岁，1963 年在单家集去世。
其母马富花当年 28岁）老人听他父

亲张春德说，当年红军离开他家不
久，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飞机
在他家的上空盘旋了几圈，他们一
家人当时就躲藏在驴圈的后圈里，
他父亲紧紧地抱着他和 7 岁的姐
姐。只听一声巨响，眼前一片黑
暗，感觉像被埋在废墟里，不知道
过了多长时间，母亲马富花先醒过
来，叫醒一家人走出塌毁的驴圈后
圈。那天飞机炸塌了他家三间房
（中间房子就是毛主席住过的房
子），炸死了他家两头毛驴。张恒心
讲，20世纪 60年代，当他母亲见到
毛主席的画像时，就认出来了，还
说毛主席住宿她家时，是她给主席
做的饭。当时，她非常希望去北京
看望毛主席，但因交通不方便、经
济不宽裕等客观原因没有实现这
一愿望。张恒心讲，他母亲没有实
现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愿望，既是他
母亲的遗憾，也是全家人的遗憾。
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经常讲给孩
子们，让他们知道家里和单家集的
这段历史，教育他们要热爱国家、
热爱共产党，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张恒心一家 1964年移民新疆米泉
县定居。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之际，张春德孙子张世忠、张世贵、
张世清从新疆米泉给西吉县委写信
说：父亲张恒心 2020年弥留之际仍
告诉他们，要牢记这段光荣历史，做
好红色记忆的传承人。

红军离开单家集时，战士们把
住过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从
老乡那里借来的东西如数奉还。
红军行军时，单家集村民单全德、
单树林、单世忠、马彦华、马月正、
单进明、王宗录、马银儿等主动给
红军当向导，抬担架，一直将红军
送到环县曲子镇。红军给单全德
等每人发了 5 块银圆作为回家路
费，感谢他们对红军的帮助。单全
德、单树林、单世忠、马彦华、马月正、
单进明、王宗录、马银儿等在回家
的途中不时遇到国民党部队盘查
盘问，为遮掩他们外出目的，单全德、
单树林、马彦华等 8人分成 3拨分
开行走，还买了 20 多只羊、6 头
牛，装成牛羊贩子。一路牵牛赶
羊，一路生意买卖，最后都安全回
到单家集。

为了缅怀人民领袖的丰功伟绩，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100周年
诞辰时，单家集人民群众自发捐款
修建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2006
年，西吉县委、县政府对纪念碑进
行了改建，纪念碑正面镌刻“人民
救星，伟大领袖”八个大字，背面是
碑记。表达了当地群众对毛主席
的深切爱戴之情，承载着西吉人民
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这
已成为当地干部群众开展理想信
念教育、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
文化、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的精神丰碑。

（据《多彩西吉》）

夜宿单家集

毛主席夜宿单家集旧址。


